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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春 记
程晋仓

立春日的光斜斜洒在阳台， 像一
把金色梳子 ， 轻轻梳理着每一片叶 。
此刻的阳台， 这个经历一冬单调而枯
燥日子的方寸之地， 成了春的展览馆。

最先报春的当是那盆紫竹。 紫红
的叶片间， 一朵朵粉嫩的花苞已经按
捺不住好奇， 悄悄裂开了小口， 露出
里面黄黄的蕊。 它们像一群害羞的小
姑娘， 低着头， 却又忍不住偷看这个
崭新的世界。 花香清冽， 带着冰雪消
融的气息， 在空气中轻轻荡漾。

旁边的榕树也不甘示弱。 经过一
冬蛰伏， 枝桠间冒出了许多嫩绿的新
芽。 这些小家伙们探头探脑， 仿佛在
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春天。 老叶经过轻
风洗礼， 绿得发亮， 像一块块翡翠镶
嵌在上面。

最让人惊喜的当是几株墨兰。 本
以为它熬不过这个寒冬， 谁知在立春
这天， 竟冒出了点点新绿。 嫩叶初展，
弱如雏鸟， 薄如蝉翼， 在阳光下几近
墨玉。 微风拂过， 轻轻颤动， 像是在
向我诉说着生命的顽强。 而在其繁茂
的叶枝里生出几杆肥壮的茎， 茎上展
露出几朵花儿， 如翘指的伊人， 沁着
淡雅而不失高贵的馨香。

站在阳台上望去， 小区里一片宁
静。 楼下的玉兰树枝头已见花蕾， 像
一盏盏青瓷小盏， 在料峭的风中轻轻
摇晃。 那些于枝上挂满了的花苞， 像
一支支蘸满墨汁的毛笔， 随时准备在
天宇间书写春的诗篇 。 淮南的立春 ，
总是带着几分矜持， 几分试探。 这座
恰好被淮河一分为二的城市， 此刻正
站在南北气候的交界线上， 踌躇着该
往哪个方向倾斜。

淮南大地上流淌出的欢快， 兴许
是清晨的鸟鸣最先泄露春的消息。 喜
鹊在枝桠间跳跃， 喳喳的叫声惊醒了
沉睡的霜露。 麻雀们也不甘示弱， 在
尚未返青的枝头开起了晨会。 羽毛蓬
松， 像一团团跳动的绒球， 在晨光中
格外醒目。 偶尔有老人牵着孩子从树
下经过， 笑声清脆， 与枝头的鸟鸣相
和。

上窑山、 舜耕山、 八公山沉浸在
春气祥和的氛围里， 静静地蹲踞在平
畴万里的江淮大地上， 守护着这方热
土的平安与厚重。 淮河水面沐浴在暖
阳里泛着粼粼波光， 仿佛一夜之间褪
去了冬日的凝重。 沿岸的柳条虽然尚
未抽芽， 却已然显出几分柔媚的姿态。
南来的风裹挟着湿润的气息， 与北方
的干冷在河面上空交织， 酝酿出一场
无声的较量。

街巷里， 人们换下了厚重的冬衣。
老茶馆的老板将竹椅搬到门外， 茶客
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阳光下， 任温暖的
春意渗透进每一个毛孔。 卖花人的竹
篮里， 水仙的清香与腊梅的幽韵交织，
在空气中氤氲开来。

城郊的田野上 ， 麦苗已经油青 。
农人弯腰查看墒情， 粗糙的手掌抚过
嫩绿的叶片 ，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
远处连绵的山峦依然苍茫， 但仔细看
去， 已能发现点点新绿在枯草间萌动。

玉兰的花蕾又膨大了一些， 仿佛
随时都会绽放。 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城
市， 在立春这一天， 既有着北方的豪
迈， 又带着南方的温婉。 它站在季节
的门槛上， 聆听着春天的脚步声由远
及近， 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场花事。

清平乐·爱鸟拍鸟记
司铁民

大湖之畔， 欣喜南飞雁。
一众游人站堤岸， 咔咔之声不断。
天高任尔飞腾， 水阔凭伊浮沉。
今日大片在手， 留得倩影长存。

十六字令·观东方白鹳 （三首）

观，
鹳越千山不畏难。
栖息地，
淮水舜耕边。

观，
优雅身姿冠世间。
羽衣色，
红白黑皆鲜。

观，
鹳列国保一级圈。
痴迷者，
甘愿累和寒。

海边， 火红的海石花
孙登科

放飞的相思鸟
相偎相依在海边———
两把太阳伞
像两朵绚丽的玫瑰
遮住了蜜月中的缠绵温婉

眺望蔚蓝色的大海
聆听低翔呢喃的海燕
恬静羞赧的风景
激起心中情潮浪花,咏叹
层层的飞溅
去追溯未来的明天

他问———你想家吗？
她答———你不就在身边

声音， 很轻很轻
情不自禁地裸足划着沙滩

是那个卖海石花的女孩
恰逢其时地从意境中
走到他俩跟前
此刻， 他抚摸她温柔的青丝
悄然逗她笑言———
你的心真有那海石花一样红吗?

久久地， 她心痴神迷
心中已斟满的情感
化为潸然热泪
缱绻意象的相互映衬
宛若一部电视剧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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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春 纳 福 庆 新 春
刘文勇

立春 ， 春的首歌 ， 也是二十四节
气的第一首歌 。 淮河大地绿意盎然 ，
花儿们若洪流 ， 进军大自然 。 丁香枝
上闪亮的蓓蕾， 跃跃欲试、 生机勃然，
痴痴地瞭望着寥阔的天宇 ； 蒲公英的
绒毛飘飘撒撒 ， 闷着头儿的种籽在黑
暗中翻身 。 大地冬的镣铐已被冲毁 ，
奔泻着酩酊的芬芳 。 初春虽与寒风搏
斗 ， 但尚寒的密语藏着绵密不尽的温
柔 。 东风的芬芳 ， 拂山川 ， 越淮流 ，
过田野 ， 像母亲慈爱的柔指 ， 轻轻解
开淮河大地冰封的寒衣。 大地泥土的深
处， 渴望翻身的良种伸展腰肢， 倾听春
的声音， 自然界的 “婴儿们” 望着母亲
鼓励的眼神， 以稚嫩的胚芽欲撬开头顶
的封条。 淮河岸边、 古城墙下的柳枝，
如春的柳笛， 弹奏出嫩绿的清音。 杨柳
枝条晶亮的新绿， 是淮河轻盈而灵动的
笔触， 在天地间勾勒出希望的霞光。 淮
河、 淝河滋养的大大小小河流， 以春的
鼓点， 敲响着所有的碎冰与流水， 齐奏
出春的圆舞曲。 或大或小的鱼儿， 纷纷
从藏身的 “宫殿” 中浮上水面， 吻着惬
意温暖的阳光， 将五光十色的鳞片化作
春的信笺， 传递着美好春光的甜蜜。 淮
河大地广袤辽阔的田野， 处处可见农人
们的脚步， 欢声笑语， 愉快地丈量着岁
月与土地的距离。 翻开冻土， 恰似展开
淮河大地丰硕的精装大书， 一章一页，
记录着淮河儿女辛勤劳作的动人故事。
淮河儿女们在田埂上奔跑， 似百灵鸟的
欢唱， 又如河流中澄澈的玉珠， 追逐奔
跑的舞步， 像插上五彩的翅膀， 与梦想
争逐， 与白云竞舞。 立春， 是冬与春的
对话， 是灿烂闪烁的光点， 是春色绽放
的福光， 是大自然生命的奇迹， 在淮河
大地的时光长河中， 这首春天的欢歌，
已经写下了永恒的美韵。

立春， 春风送暖。 淮河大地的暖阳

揉碎了萧瑟， 淡香的泥土蔓延至草根藤
蔓， 如书卷般吟诵着春篇。 袅袅娜娜的
香气， 温软绵绵的气息， 让人眼眸隐隐
约约随风波动。 迎面而来的暖风， 少冰
凉， 多暖意。 风儿， 以柔柔的手指， 抚
在脸上， 绵绵软软的， 抚得心暖， 熏得
意醉， 像跳动的绿色精灵， 蔓延妙香，
暖心暖魂， 被春风撩拨得醺醺然， 像饮
够吮足了淮河佳酿 。 大地沉睡的枝枝
干干 ， 睁开睡眼 ， 眨巴着眼 ， 满脸满
身爬满米粒般的绿芽 。 院中的蔷薇 ，
绿意点点 ， 暖风儿一吹 ， 一下子丰满
了。 春风吐柳孕蕊， 蒲公英、 马兰头、
青蒿 ， 缀满天赐的美的霓裳 。 生命的
韵律 ， 跳动着绿色光芒 ， 清淡浓稠 ，
映照着烟霞 。 万物逢阳 ， 绿色装饰了
淮河大地 、 八公山岭 。 和暖的风 ， 遒
劲缤纷的春阳 ， 燃烧着春的情 、 水的
意 。 竹林光影簇生的灵性 ， 汲取着大
地母亲香甜的乳汁 ， 涌动的春潮热烈
地拥抱着春神 ， 舞起动人旋律 。 天上
朵朵白云圆润透白， 池塘边、 小溪旁、
林子里 ， 路边的鸟儿 ， 啁啾出柔绵甜
润的明媚 。 成群结队的麻雀 ， 从林里
飞出 ， 又有一群飞进 。 野鹦鹉 ， 站在
绿梢头 ， 迎着春风昂起脑袋 ， 吟唱的
歌不停地转换 。 田野里 ， 农人敞开胸
怀 ， 一任送暖的春风猛劲儿钻进褶皱
的襟怀 ， 眉眼间甜甜地笑着 。 淮河堤
下一排排老柳 ， 翠绿翠绿的 ， 春风如
明晃晃的剪刀 ， 把柳叶裁剪得温柔而
绵软， 仿佛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 的诗句贴在了柳叶
上 。 淮水碧蓝 ， 潺潺氤氲 ， 八公山的
绿， 鲜明滴翠。 湛蓝的天， 悠悠白云，
仿佛天使的翅膀 ， 清新鲜妍而明丽 。
路边数不清的小花， 引来善舞的蝴蝶，
紧抱花蕊 ， 尽情亲吻 。 淮河大地的今
朝 ， 万物勃发 ， 浪漫的诗意 ， 似灵动

的温柔 ， 穿过唐诗 ， 拂过宋词 ， 豪放
地徜徉在淮河诗意的王国里。

立春， 春光织锦。 初春是支彩笔，
蘸着阳光的浓彩 ， 在天地间挥毫 ， 织
就了至美华丽的缎锦 。 淮河平原的暖
风， 灵动交响， 演奏春曲。 悦耳弦音，
丝丝缕缕 ， 描绘华彩 ， 编织春图 。 动
听的溪水 ， 如珠滚玉盘般流动 ， 像镶
嵌在淮河版图上耀眼的明珠 ， 霞彩文
光如锦缎般璀璨 。 伫立淮河边 ， 观望
古城墙下报春垂柳 ， 倾听枝头叶尖诉
说的春的声音 。 春光婉约而含蓄 ， 以
絮絮绵绵的呢喃姿态 ， 亲吻着柔绵和
暖的大地 。 滴滴丝丝的雨珠 ， 是上天
派来的使者 ， 带着春的生机与宏大希
冀 ， 潜入淮河大地 。 春光尽显神威 ，
以磅礴之力摇山撼河 。 春光洒在滋润
的热土上 ， 土地嗅着甘露芬芳 ， 泛出
温润的泽光 。 春光在树干枝条上 ， 点
点春的嫩绿宛如少女甜甜的浅笑 ， 动
人又清新。 春光映照在淮河及湖面上，
冰层悄然融化 ， 水面潺潺流淌 ， 低吟
而欢悦 。 淮河大地 、 八公山岭 ， 迎春
花的金黄， 朵儿小， 花儿多。 樱桃花，
洁白 ， 若天上的玉云 ， 蕊细而长 ， 满
树摇曳， 似骄傲的女王。 还有玉兰花，
朵大花白 ， 香气浓郁 ， 高洁典雅 。 春
光织锦中 ， 山茶花 、 梅花 、 水仙花仍
未褪去早春生机， 皆以美姿礼赞生命，
为春光织锦喝彩 。 淮河碧浪中 ， 野凫
嬉戏 ， 白鹭栖息 ， 绿头鸭 、 凤头鸭还
有黑水鸡 ， 以灵动潇洒的身姿 ， 划出
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 好像为美好的春
光欢呼喝彩 。 田野里 ， 麦苗返青 ， 一
望无际， 似绿的波浪， 一浪高过一浪。
那星星点点的金黄色野菜花 ， 在绿波
中闪烁， 如同春光织锦上的金边花纹。
春光的织锦 ， 将淮河大地装点得绚丽
多姿 ， 淮河儿女的心灵 ， 像初春织成

的锦缎一般， 得以升华、 得以净化。
立春 ， 福喜盈门 。 淮河大地的新

春 ， 满世界满眼的绿 ， 春的天空与大
地间 ， 红灯笼一串串在大街小巷熠熠
生辉 ， 像通红透亮的红霞 。 新年洪亮
的钟声 ， 震耳而明亮 。 大红的福字在
大红纸上霍然醒目 ， 墨香晕染 ， 岁月
沉淀 ， 金勾银划 ， 平安富贵与长寿的
福音， 写满了辛勤劳动者的天地。 福，
博大深邃， 是 “东海长流水”。 福， 护
守家庭的温暖 ， 既福泽深厚 ， 又平安
顺遂 。 春联是暖人的诗 ， 佑护着家人
稳行的脚步 。 室内炉火作响 ， 煮着饺
子 、 元宵的浓汤 ， 热气袅袅升腾 ， 幸
福美满弥漫绕梁 。 美味佳肴的浓香 ，
是无边的幸福美满 。 农家 、 市民檐前
的红灯笼 ， 是福放射出的光芒 。 上天
的祝福洒满淮河大地 ， 大人孩子站在
时光路口， 双手接住上天送来的福运。
纳福 ， 是接纳生活的福 ， 是拥抱命运
的福 。 淮河儿女稳步向前 ， 每一步都
踩在纳福的节拍上。 在纳福的春天里，
与福同行 ， 便拥有充满辉煌的明天 。
新春锣鼓阵阵 ， 舞龙队伍穿梭翻腾 ，
龙的鳞片闪烁辉耀 ， 龙头似要冲上云
霄嬉戏 。 舞狮队伍 ， 威风凛凛 ， 似在
诉说古今岁月的传奇 。 淮河千年传承
的剪纸艺人 ， 以灵巧的双手 ， 剪出吉
祥如意 、 巧夺天工的美图画卷 。 街边
美食香气缭绕 ， 烤红薯的焦香 、 冰糖
葫芦的酸甜 、 油炸年糕的香脆等等 。
上天春的馈赠， 让淮河儿女心醉神迷。
天地大爱的春之柔情 ， 谱写出淮河温
暖的颂歌 。 淮河大地新春的歌声越来
越响亮， 新春香甜的味道愈来愈浓厚。

淮河大地， 八公山中， 古城内外，
纳福欢庆新春的热浪持续高涨 。 这是
淮河儿女走过四季 ， 让每一天的日子
都充满阳光与温暖的福歌。

冬 不 语
郑凌红

时间似在不在 ， 唯有打磨 ， 才闻
嘀嗒声。

总不觉得时间过得快， 总又觉得时
间过得太快。 有人忙， 有人闲， 把自己
从固有思维里抽离出来， 感受冬天的抚
摸。 或深情 ， 或冷漠 。 不由自主的倾
向， 像挥之不去的旅程， 也像坚韧生长
的习惯。

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年复一
年 。 关于冬天的仪式感 ， 古已有之 。
“细雨生寒未有霜， 庭前木叶半青黄。”
宋代诗人仇远在 《立冬即事二首》 中描
摹了立冬时节的萧瑟。 但， 也许在每一
个你内心会拒绝的日子里， 总有人将日
子过得热辣滚烫。 而这样的滚烫， 来自
于藏。

藏， 如铅华尽洗的老人， 或许相顾
无言， 却余味无穷 。 它暗示了一种不
说， 寻求的是自我解读。 这一点上， 我
们的祖辈值得今人学习 。 他们欢欣迎
冬， 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立冬———冬季
的第一个节气。

上至 “天子迎冬”， 出郊赐群臣冬
衣 、 矜恤孤寡 。 下有 “民间贺冬 ” ，
当日更换新衣 、 往来拜谒 。 这显然是
一种豁达的态度 ， 它似乎宣告了某种
寂静需长途跋涉 ， 而欣然接受意味着
生命依时节而动的休养生息 。 静与
动， 远和近 ， 都在看似不起眼的循环
往复之中。

我当然知道 ， 冬天对我而言意味
着什么 。 春天太波动 ， 夏天太热情 ，
秋天多思绪 ， 唯有冬天最适合安静 。
这样的安静 ， 便是一种藏 。 江南的冬
天， 起得晚 ， 睡得迟 。 古代的立冬习
俗中， 有 “冬学 ” 一说 ， 初见时便一
见倾心， 仿若懂我心意的知己 。 我知
道， 在相对漫长的夜色里 ， 宁愿披着
夜的睡衣， 也不愿早早入睡 。 时间如
此湍急， 我在寂寞时想到创作 。 而笔
尖的思绪既来自于经过的春 ， 跨过的
夏， 流淌的秋 ， 也来自于分分秒秒的
藏， 当然， “分秒 ” 是自我吹嘘的说
法 ， 但 “藏 ” 的想法总在脑海盘旋 ，
久久不去 。 就像创作总是根植于热
爱 ， “藏 ” 便是热爱的内里 ， 抒写
自己的心 ， 也盼望着有人看 。

因为 “藏 ” ， 李白的冬天因敏感
而摇曳生姿 。 他在 《立冬 》 诗里写
道 ： “冻笔新诗懒写 ， 寒炉美酒时
温 。 醉 看 墨 花 月 白 ， 恍 疑 雪 满 前
村 。” 说的是立冬夜笔墨结冻了 ， 懒
得写诗了 ， 寒炉中温一壶美酒 ， 边

取暖边驱寒 ， 醉眼朦胧中 ， 竟将月
光当作了满地雪花 。 显然 ， 他懂得
慢慢放下 ， 稍作休憩 ， 为了行远路
而歇一歇脚 。

车外川流不息 ， 车内渐渐沉寂 。
有人叫我 ， 不要太拼 。 而我也藏着
掖着内心的独白， 不想说我其实没有
太拼， 只是更在乎出发前的准备 ， 更
倾向于在琐碎的光阴里不声不响 ， 我
想这大抵也是一种 “藏 ” 吧 。 封存如
旧灯箱开出的花 ， 投在 《天工开物 》
的文字里： “凡宝石自大至小 ， 皆有
石床包其外 ， 如玉之有璞 。 金银必积
土其上， 蕴结而成 。 而宝则不然 ， 从
井底直透上空 ， 取日精月华之气而
就， 故生质有光明 。 如玉产峻湍 ， 珠
孕水底， 其义一也……”

也常常觉得 ， 随着年纪增长 ， 一
到晚上 ， 就觉得欠白天的 “账 ” 太
多 ， 又不想 “还 ”。 原本打算要做的
事 ， 因为身心俱疲而按下了暂停键 ，
又偷偷地给了自己一个 “偷得浮生
半日闲 ” 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 一个

人 ， 总该有一个人的样子 。 静静地
停 下 来 ， 闭 上 双 眼 ， 想 朝 九 晚 五 ，
也想诗和远方 。 一个人 ， 静静地看
书 ， 看 千 古 往 事 ， 也 看 今 朝 潮 涌 ，
在文字里沉淀自我 ， 找寻自我 ， 反
省自我 ， 修炼自我 。 一个人 ， 静静
地回忆 。 我开始回忆往昔岁月 ， 开
始回忆眼前发生的过往片段以及在
每一个新的时间节点面前的我的样
子 。 无论在过去的当口看当下的自
我 ， 还是从未来的高度审视现在的
茫然 ， 都藏有成熟的忧思 ， 恬淡的
明朗 ， 这样的认知 ， 或许也是关于
“藏 ” 的另一种定义 。

生命里总有一段时光是用来沉淀
的 ， 慢火炖汤 ， 轻罗小扇 ， 门前听
雨 ， 远山望月 ， 小径徘徊 ， 独坐幽
篁 ， 灵魂跟着静下来 ， 心绪突然被
打开 ， 门可罗雀时不沮丧 ， 高朋满
座时不狂妄 。 学会接受 ， 也学会改
变 。 学会承受 ， 也学会担当 。 学会
理解 ， 也学会原谅 。 学会拿起 ， 也
学会放下 。

时间的长河风起云涌， 人们赶着
潮水来去匆匆。 但总有一些人， 用自己
的方式拍打出了一朵朵永恒的浪花， 如
庄子的鲲鹏， 陶渊明的南山， 也如李白
的床前明月光， 苏轼的大江东去……

冬不语 ， 却用沉默传递了不绝的
回响。

命中有你， 温暖半生
顾海涛

从小到大， 总感觉我生活的古城很
神秘， 似乎有很多温暖的力量在守护着
自己， 除了父母， 我还有一位干妈。

小时候 ， 父亲在东北当兵 ， 母亲
独自拉扯我和我姐， 实在管教不过来，
我便成了 “踢死蛤蟆弄死猴 ” 的多动
症男孩。

一个盛夏傍晚 ， 我晃悠到古城东
门外的护城河畔 ， 看到一堆人在水里
游泳嬉戏， 心里痒痒 ， 也想试试 ， 却
担心人前出丑， 便悻悻而归。

第二天中午 ， 我向母亲要钱 ， 准
备去澡堂子练练狗刨 ， 午睡中的母亲
坚决不配合： 大热天 ， 在家冲冲就行
了。 于是我翻箱倒柜 ， 只翻出 6 分钱
纸币， 离 1 毛钱的澡票还有差距 。 突
然 ， 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 把 6
分钱塞进短裤的屁股兜里 ， 朝城外走
去。

那是一个热得狗都喘不过气的正
午， 知了歇斯底里地叫个不停 。 白花
花的太阳底下 ， 一个白胖的小男孩来
到护城河畔， 坐在 90 度的坡石上， 犹
豫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大胆试一试。

平静的水面 ， 突然被激起浪花 ，
脚不触底的感觉 ， 让我彻底慌了神 ，
眼前一会儿黄澄澄 ， 一会是水花和蓝
天 ， 随即又是黄澄澄……正当我绝望
时， 隐约看到一个黑乎乎的物体飞来，
我拼命去抓 ， 没抓住 ， 又被黄澄澄的
窒息感包围 ， 待到再次浮上水面 ， 黑
乎乎的物体第二次飞来， 我拼命抓住，
然后被缓缓拖到岸边。

一位壮硕的妇女关切地看着我 ，
问这问那， 我脑子一片空白 ， 话都说
不出来， 跌跌撞撞站起身， 拔腿就跑。

等到母亲和这位救命恩人会面时，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命大 。 这位姓蒋
的女士说她从没有中午去护城河洗过
衣服， 那天就是很想去 ， 而且洗的是
秋天穿的的秋衣秋裤。

等她到了河边 ， 看到有人在水里
扑腾， 起初以为小孩在玩水 。 可忽然
发现 6 张 1 分钱的纸币排成整齐的队
形， 随着水的波纹一起一伏朝她漂来，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于是再次看向我，
发现我是在挣扎 ， 就赶紧展开长长的
秋裤朝我甩了过去 。 她说 ， 觉得那 6
张钱是 “报信” 的。

感恩 ， 是我家的家风 。 母亲拉着
我 ， 主动登门答谢恩人 ， 走街串巷 ，
一路打听 ， 终于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
望着一地的血水 ， 才知道恩人家是卖
猪肉的。

恩人是位性格大大咧咧的妇女 ，
爽朗的笑声震得满屋嗡嗡作响 。 母亲
让我认她当干妈 ， 起初我还有点不好
意思， 一想到今后吃肉可就方便多了，
于是红着脸喊了一声： “干妈！”

母亲从此买肉就固定在干妈的肉
案上了， 但并没有因为特殊关系受到
关照， 相反， 有时卖给我家的肉质还
不如卖给别人的 ， 这倒为干妈赢得了
好名声， 说她做生意厚道， 不分亲疏。
其实， 干妈心里是有数的 ， 每逢年节

假日， 她总是把最精贵的猪蹄 、 猪尾
巴、 猪耳朵装满一篮子， 给我家送来，
以此证明， 跟着干妈 ， 还是有好肉吃
的。

从小叛逆的我 ， 直到中学都让人
不省心， 懵懂年纪， 模仿 “江湖大哥”
到处惹事， 谁料真招来了小混混 ， 经
常在学校门口被堵 。 干妈闻听此事 ，
砍刀 “铛” 地砧在肉案上， 围裙一摘，
袖子一挽， 带着几个卖肉的本家兄弟
往学校门前一杵 ： 我看看谁欺负我家
儿子！ 吓得那些小混混抱头鼠窜 ， 再
也没来找过我麻烦。

干妈家里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
儿子， 丈夫是下岗工人 ， 身体一直不
好 ， 生活重担基本压在她一人身上 ，
可每逢母亲向她提供帮助时 ， 她总是
带 着 乐 观 的 笑 容 ， 一 个 劲 地 摆 手 ：
“好得很， 好得很。”

好得很的日子 ， 随着干爸的去世
戛然而止。 干妈日渐苍老 ， 卖猪肉的
活也渐渐干不动了 ， 又赶上两个儿子
都处于成家立业的关键期 ， 她只能独
自搬到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杂物间居住，
把老房子等家业都给了孩子们。

干妈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 ，
幽深的小巷里 ， 她经常一个人靠在门
边发呆。

不知从哪天起 ， 我居住的古城 ，

好像一下子摆脱了封闭、 破败的面貌，
城区变成了景区 ， 烟火漫卷 ， 游客如
织。 干妈居住的地方 ， 离标志性景点
宾阳门很近 ， 几经修缮 ， 条件大为改
观， 位于青石小巷深处 ， 倒有些别致
的韵味 。 这些年 ， 包括我在内 ， 干妈
的儿子们都有了称心稳定的工作 、 生
意和生活 ， 孙子孙女们也一个个考上
了大学 。 接踵而至的好消息 ， 让干妈
笑容多了起来， 她不再蜷缩在小巷里，
时常会去找点力所能及的活干 ， 每到
夜晚， 还会在东门广场 ， 跟随广场舞
大妈们扭一扭， 身心舒畅。

每逢节日 ， 我都会给干妈送点孝
敬钱和节礼 ， 本可直接送到家里 ， 但
有几次干妈执意让我去她干活的小饭
店 ， 一进门 ， 她就笑逐颜开地高喊 ：
“俺家儿子孝敬我来啦！” 满脸自豪。

后来 ， 我们担心干妈年事已高 ，
不让她找活干了 。 干妈倒也听话 ， 用
积攒的钱报了几次老年旅游团 ， 天南
地北走了一圈 ， 回来后意犹未尽 ， 就
把旺盛的精力放在包包子上了 。 她最
拿手的马齿苋 （淮南方言叫 “蚂蚁
菜”） 包子， 一次能包几百个， 然后给
孩子们逐一打电话 ， 通知大家都来尝
尝妈妈的味道。

深秋时节的傍晚 ， 我陪着干妈在
护城河边散步， 指着当年落水的地方，
感慨道： “如果当初没有您 ， 我现在
都不知道在哪呢 ！ ” 干妈爽朗一笑 ：
“当年没有我， 也可能会有其他人， 因
为你一家都是好人 ， 好人总会有好报
的。” 微凉的风吹来 ， 岸边柳枝轻拂 ，
夕阳在水中洒满了碎金 ， 城墙上下传
来老人和孩童的欢声笑语。


